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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茶客”征稿启事
“老茶客”版立足原汁原味的巴蜀市井文

化，展示与方言有关的龙门阵、趣闻、掌故、故
事、习俗等。主要栏目有：“新方言”“牙尖帮”“各
地方言”“方言段子”“方言探源”等。

各

地

方

言二娘逛市场
睡到大天白亮，二娘才接逛市场。
拉伸（chōn）来到菜摊前。菜贩说：“孃

孃，黄秧白、莲花白、厚皮菜、番茄、瓠（kù）
儿菜随便挑。”看见二娘没开腔，说：“纵块，
你称一点猪鼻拱？”二娘说：“我要买斤枸弟
芽。”

车身来到鱼摊前，鱼贩抬头说：“原来是
二娘，挨邻宅近的，乡音点，乡音点。刺婆、
乌棒、鲢巴尔、爬老海……要不称点麻麻
鱼？”二娘说：“我想买点泥岗鳅儿。”

颠转来到水果摊，摊主意见心喜欢：“老
买主，今天买孃格儿？气包？柑儿子？慈果
儿？还是恩特儿？”

二娘说：“有没得刺梨子？”
刹角（ge）来到肉摊前，先 quó后买下

细瞧：腰子、排骨、坐墩儿、猪已巴儿都有，下
水、腻子也不差。抬眼问卖主：“我要做份夹
沙扣，你看该割赫儿？”

普通话意思：
睡到天大亮，二娘才去逛市场。
直直来到菜摊前。菜贩说：“阿姨，大白

菜、卷心菜、瓢儿菜、西红柿、瓠瓜随便挑。”
看见二娘没说话，说：“这样，你买一点鱼腥
草？”二娘说：“我要买斤枸杞尖。”

转身来到鱼摊前，鱼贩抬头说：“原来是
二娘，邻居，便宜点，便宜点。鳜（guǐ）鱼、
黑鱼、鲢鱼、螃蟹……要不称点小鱼？”二娘
说：“我想买点泥鳅。”

回头来到水果摊，摊主意见心喜欢：“老
买主，今天买什么？柑子？橘子？荸荠
（biqi）？还是樱桃？”二娘说：“有没得覆盆
子？”

完了来到肉摊前，先看后买认真瞧：肾
脏、猪肋（lei）骨、猪臀、猪尾巴都有，肥肠、猪
舌也有。抬眼问卖主：“我要做份甜烧白，你
看该割哪儿？”

刀儿匠买溜溜
刀儿匠买溜溜，挨邻宅近没得人喂，周

围团转都买高了，还是等于零圈圈儿。想起
编编匠瘌痢壳儿那儿丢的有定，就撩实接找
他。瘌痢壳儿正好待屋头，说：“都丧受了，
你才来啊，吗呵儿的猪燕天就卖了！”刀儿匠
说；“你都是爆烟子老汉了，还兴放黄嗦？”瘌
痢壳儿说：“我赫儿勒是放黄嘛？你来谙了
颠转来怪我，硬是冬瓜没奈何按到瓠芦磨
嗦？天官儿老子地官儿妈耶，我啷块遇到你
这块横木头啊？”刀儿匠说：“标跟我格儿勒
那儿勒，逢场天我没得肉卖，啷块说？”瘌痢
壳儿说：“你要啷块说嘛？我屋头有宅蛛子，
你接锥（jū）拉一刀儿嘛？充其量退水嘛！”

普通话意思：
屠户买猪，邻居没有人喂，周围都买遍

了，还是没有买到。想起头上长疮的买卖中
间人瘌痢壳儿那里自己还付过买猪的定金，
就专门去找他。头上长疮的人正好在家里，
说：“都什么时候了，你才来啊，眼睛不好的
人的猪昨天就卖了！”屠户说；“你都是四五
十岁的人了，还允许说话不算话嗦？”头上长
疮的人说：“我哪里是说话不算话嘛？你来
迟了反而怪我，硬是自己没办法找别人出气
嗦？天呀地呀，我怎么遇到你这个不讲理的
人啊？”屠户说：“不要跟我这样那样，赶场天
我没得肉卖，怎样说？”头上长疮的人说：“你
要怎样说嘛？我屋头有蜘蛛，你去刺它一刀
嘛？最多不过我退你的定金嘛！”

彭山方言段子（一）
□徐敬德

郑蕴侠（上排右2）和本文作者（上排右1）在
《草莽英雄》电影剧组。

“袍哥”中的四川方言
□郑光路 文/图

民国时期成都出版的袍哥《江湖海底》全是四川方言。

曾几何时，成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中的
“王国”。

此言绝非妄语。上世纪 50 年代不说
了，人们看骑自行车的人，还像今日看开私
家车出入别墅的富豪们一般惊羡。就是到
了六七十年代，自行车也还属稀罕贵重之
物，谁骑着谁得意洋洋。那时车的价格倒是
比现在低几倍，百多元钱一辆。但一般人每
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或者四五十元，若想购
车，得豁出去数月半年的收入。所以当时成
都人有个说法，叫“泡菜坛子里捞自行车”，
即是说节衣缩食，每餐以泡菜佐饭，省下钱
来买自行车。

直到进入 80 年代，自行车才在成都普
及起来，且是最先普及的高档消费品。缘何
如此？首先是成都地势之所然。道路平坦，
街巷又划一整齐，骑车最是方便。你看山城
重庆那就不行了，爬坡上坎，自行车便少得
可怜，重庆仔儿们便只有一年四季挤公共汽
车的命。成都也有公共汽车，但那好像是主
要为老人小孩和外地人准备的。成都人一
般不愿挤公共汽车，嫌挤，而且要等车，上下
站都固定，十分拘束，哪有自行车方便灵
巧。所以外地人来成都，打听公共汽车线
路，好些本地人也一问三不知，弄不清楚。

如今，又越来越多地加入了电马儿的大
军，骑行族就更热闹了。

除了方便，成都人还图个自在，骑车可
变出百般风景来。不知你注意过没有，同样
算是自行车王国的北京，偌大一座城市，成
千上万的骑车者都仿佛一个姿势，坐得端端
正正，两手使劲扶着车把儿，两腿使劲划着
圈儿，一副争分夺秒赶时间而紧身规矩的样
子。

成都人可不这么骑，尤其是年轻人，一
跳上车，就像整条街道整座城市都是他的
了，坐在车座上，就跟落座在自家屋里沙发
上一样舒适惬意，腰身随意斜着歪着扭着，

眼珠儿还左右转个不停，时不时还放开一只
手，往嘴里添零食，甚至会摸本书儿出来边
看边骑。成都人悠闲惯了，少有为正事着急
赶路的情形。慌慌张张干啥子？有啥子值
得紧张的？天又不得垮下来，回去晚了婆娘
又不得真正灌你洗脚水。

所以上班不忙，下班不慌，只要骑上车
儿，悠悠晃晃，随意闲荡。

当然，偶尔也会有令人非得争分夺秒拼
命赶路的紧急事儿。打个比方，女朋友打电
话约你10分钟后在游乐园东门见；临时搞
到一张红色娘子军的演出票，表演马上就要
开始……都是十万火急！这时候你看他跳
上车那劲吧，腰一猫，背一弓，双腿呼呼呼地
就生起了风，哪管你什么车流人流红灯绿
灯，他只管耍杂技搬不停扭动车把儿，穿来
梭去见缝插针往前猛冲，直让旁人看了胆战
心惊。

成都的骑车族还有一个特点，酷爱新车
赛车，就像草原之子酷爱好马骏马。南来北
往客们都惊叹，成都的赛车山地车比哪个城
市都多。的确如此，尤其是中学生们，几乎
一律只骑山地车。尽管其价格比普通车贵
许多，但娃娃们爱，家长也舍得掏钱买。商
家们早看出了成都人的这个爱好，所以卖高
档车的店铺也特别多，生意很兴旺，专门的
赛车一条街，成都就不下两条。这倒并非成
都人特别有钱，而在于爱好。一般人都只把
自行车或电马儿看作交通工具，而成都人则
不同，除了代步作用外，他们认为骑车好玩，
是一种快乐。乐而爱，爱而舍得买，这就不
奇怪了。

有人说，现在是轿车的世界。睁眼看看
每天街头穿梭如流水
的情形，貌似美极了！
唯有成都人一瘪嘴：就
眼下这些汽车，城里都
转不动了，坐汽车还没
有我骑自行车和电马
儿快。我就是有了钱
也还是骑我的自行车、
电马儿，天下哪找那么
灵 便 自 在 的 好 东 西
去！真叫是情有独钟，
族性牢固。

洋盘的骑行族
□林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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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秋天，宜宾江安县夕佳山中，一处古典庄
园热闹起来。原来，这里在拍摄电影《草莽英雄》。剧
本是中国文联主席阳翰笙所写，以他家乡高县清末

“袍哥”反清为主要内容。我应邀到剧组呆了3个月。

“郑老侠客”是个“袍哥通”
演过贺龙的夏宗佑饰演袍哥大爷罗选青；张国

立饰演孙中山派到四川的英雄唐彬贤。有英雄就有
美人，王姬饰演文武双全的佳人——罗选青的“三
妹”（女袍哥）。张国立后来成了荧屏上常晃荡的“皇
帝”，王姬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演“阿春”一炮轰响。
但那时他们还没走红，待人接物很谦虚，没啥明星派
头。每天我们同在昏暗老饭堂内吃三顿老干饭；川
南多竹海，每顿炒笋子、拌笋子、笋子汤……大家开
玩笑说把人都吃成个熊猫了。

这些且不多说。
单说剧组有个演“老袍哥”的老头，那年近 80

岁，个子不高、脸黄偏瘦但精神健旺，穿一套旧中山
服，脚下一双旧布鞋，如乡村教师……说起此公来头
大：他叫郑蕴侠，1907年3月21日生在江西临川县，
入过黄埔军校四期和林彪同期，又是上海法学院毕
业的高材生，后任国民党“中统局”少将专员等职。
他解放后逃亡8年，铁窗生涯又是17年，1975年底才
从大牢特赦放出来。我们笑称这位前朝的“过气将
军”是“郑老侠客”。

这些都不是本文重点。这里要说的是，“郑老侠
客”是个“袍哥通”，和范绍增等四川袍哥头目都有好
关系，还写过《洪门、袍哥及青帮探源》等专门文章，
所以刘子龙导演邀请来当剧组的历史指导。

许多“切口”已成方言词汇
《草莽英雄》以演袍哥为主，开拍前刘导演安排

“郑老侠客”演讲，大意是：
“袍哥”是四川方言，也就是民间帮会“哥老会”，在

四川也称“哥老”、“汉留”（或“汉流”）。制订有较为完
善的章程，即所谓《海底》（又称《江湖海底》）；其成员还
有各自的“公口”（即“码头”）。在非公开活动中，逐步
形成了“切口”，即内部通用的联络隐语（江湖黑话）。

“郑老侠客”重点讲“袍哥”的“切口”，许多已形
成如今四川人广泛使用的方言词汇，例如：篙竿：筷
子。放黄：失约。关火：能决定的人。结梁子：结
仇。乘火：顶住祸事。说聊斋：找人扯皮。撤火：胆
怯。抽底火：揭露底细。打让手：有商量余地。天
棒：无法无天的人。方起：使人尴尬。对红星：死对
头。涮坛子：开玩笑。报盘：当众说明。打平伙：分
担伙食钱。下火巴蛋：说软话。扎起：相助或袒护。
捡脚子：收拾残局。不落教：不够朋友。散眼子：自
由散漫。点水：出卖同伙。绷劲仗：冒充好汉。操：
鬼混。拉稀摆带：胆小逃脱……

我保存的1984年《草莾英雄》剧本，再现了“袍
哥”结义时，用四川方言“拜把子”的真实场面：

清末川南高县一处竹篱茅舍，后院密室。神台
上挂着三国时关羽巨像，像前燃着高高红烛，香烟飘
渺。川南袍哥大爷罗选青站在神台前，目光锐利地
审视左右说：“天下弟兄一家，四方好汉同室；山不转
水转，船不行水淹。各位兄弟大驾光临敝码头，招待
不周，礼数不到，多请海涵！”

十多个各地来的袍哥大爷，各坐在一把太师椅
上。南溪县魏明三魏大爷站起来拱手：“豪杰有难奔

梁山，英雄遇难投水泊。兄弟小码头，今拜罗大哥为
当家大爷，并拜见正堂三爷、管事五爷，及六弟、九
弟、老么！”

接着一个个“舵爷”作类似魏大爷的“亮家当”，
最后歃血盟誓：“管事”上前一把将鸡头扭下，鲜血淋
漓滴入酒碗。罗选青朗朗诵赞：“鸡血滴到碗中央，
碗里装的是杜康。各位兄弟饮一口，患难福祸同担
当！”

幸亏袍哥言语“救”了他
我那年才35岁，78岁的郑蕴侠老先生可称老前

辈了。他以前曾在旧军队干过。他专门给我讲述：
是四川袍哥言语，救了他一条命。

1950年初，郑蕴侠在一处大山老林行走，突然遇
到几个土匪劫道。土匪把他押到一个破山神庙里，
绑在庙子朽柱子上。他身上近五十万元人民币（注：
老币，即后来的50元）也被搜走……只见瘦猴等土
匪齐声乱嚷：“胡司令回来啦？”郑蕴侠也急忙张嘴大
叫：“胡司令，救命啊！”

那“胡司令”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副连长，被
解放军打垮杆了，纠集几十个难兄难弟占山为王。
他恶狠狠问瘦猴：“这野物，干啥子名堂的？还不把
龟儿子掀到悬崖底下喂野狼？”

千钧一发之际，郑蕴侠忙吼道：“胡司令，掀不得
呀！”胡司令瞪着他：“咋个掀不得？”郑蕴侠说：“胡司
令，我家有老娘！”胡司令说：“未必哪个是孙猴子石头
里蹦出来的，只有你才有老娘？——快给老子掀！”

郑蕴侠又吼：“胡大哥，掀不得呀，我是‘嗨’了
的！”这个“嗨”，指入了江湖袍哥。他突然念念有词
嚷道：“‘大哥请登金交椅，三哥请上软人抬，五哥请
坐龙虎案，各路弟兄两边排。辕门该由老幺守，不
是嗨哥不准来’……胡大哥，弟兄们弄我上‘龙背’
忠义堂，万望高抬龙袖、亮个膀子，把兄弟放了。我
家里有天老（指父亲）、老柴（指妻子）、春儿（指儿
女），都靠我啊……胡大哥念我‘嗨皮’份上，手下留
情啊！”

按江湖规矩，袍哥中人无论到何处，只要亮“海
底”言语，袍哥间就得相互关照。

果然，“胡司令”一听郑蕴侠满口袍哥黑话，凶相
顿时收敛，摆手说：“都是袍哥弟兄，松绑！”

郑蕴侠怕夜长梦多，当下挑起担子急急出了山神
庙。胡司令还假仁假义客套：“都是袍哥弟兄，你龟儿子
不喝口砂锅头的狗肉汤，暖和下肠子就下山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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